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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外，太阳在海面上映
出一道金光，但四周却是一片
的黑暗——这是郑兴强用手机
拍下的青岛海景。

从郑州，再到济南，继而烟
台，最终是青岛，几番的辗转，
郑兴强终于拍下了这样的一张
照片。没人准确地知道郑兴强
去青岛的目的，更没人知道他
为何又萌生了自杀的念头。

郑兴强曾给自己的同学发
去了QQ语音，“兄弟们，我就要
跳了，在这最后的时候，真的很
对不起大家，听说跳下去会很
疼，但是我真的太累了。”他还
说，“过些日子大家联合起来，
告我诈骗，这样你们的钱就不
用还了……”同学给他打电话，
对方也无人接听。

而郑怀凯说郑兴强自杀前
跟他舅舅通话了三分钟，随后
便挂掉手机，而家里人随后给
他打了几十个电话都没有人
接，直到家里人收到青岛警方
打来的电话。

死亡，对于郑兴强来说也
许是一种解脱，但是家里的人
却无法摆脱催款的短信。3月16
日，郑怀凯的手机里又出现了
一条催款短信。

记者联系上了这位发短信
者。这位催债者称，郑兴强在深

圳普惠快信借贷逾期未还的案
件他也介入过，“3月 16日是有
发过一次信息，而且是唯一一
次。是在他自杀之后，之前我们
也从未联系过他，我也是在事
发后才通过他的家人朋友知道
了他自杀的消息。”

没有解脱的还有郑兴强的
同学们。

接二连三的采访，学校里
同学的疑问，还有网上迅速发
酵的议论，压得他们无法喘气。
在学校外的一处昏暗的角落，
他们一边提防着保安，一边与
我聊起了现在的感受。

“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了。”同学说他们现在不仅为那
些莫名的债务所痛苦，同时他
们更会担心在别人眼里，郑兴
强是他们逼死的。“我们从没有
想过要逼他。”同学们说其实他
们当初只是想帮助这个班长，
而现在他们依然带有这样的想
法，毕竟他们曾经是同学。他们
不希望自己曾经喜爱的朋友会
落得这样的悲剧。

在咨询了律师后，他们打
算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些债
务，可是他们是否能胜诉，是否
有能力承担各种费用，却又是
他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了。

（据北京青年报）

河南一大学生以多位同学名义网络借贷 欠下数十万元债务后跳楼自杀

大学生之死与失控的校园网贷
“爸，妈，儿子对不起你们，我真的撑不下去了。我发现好多努力真没有结果，我心痛。别给我收尸，太丢人……”
在发完这段短信后，21岁的郑兴强（化名）从青岛的一家宾馆楼上跳了下去，陪伴他最后时光的只有那部白色的手机，里面存留着

两天前的电话录音，最终以郑兴强的愤然挂机而结束。对方是一名陌生的女人，一名催债者，来自于一家网络借贷平台。
其实，在郑兴强人生的最后一年里，迷上赌球的他始终活在借贷公司的“魔咒”里：轻松地借钱去赌球，无力偿还以后被威逼。最

终，他化身一抔骨灰，留下了数十万元人民币的债务。“他死的时候连一件完整衣服都没有留下。”郑怀凯（化名），郑兴强的父亲，最终从
民警那里取回了儿子身上留下的零钱：38.5元。

郑怀凯并不会使用儿子那台屏
幕已经破碎的手机，但是当别人帮
助他打开的时候，他发现了里面保
留的唯一一个电话录音。

“我是他哥哥，怎么了。”录音
里，郑兴强没有用自己真实的身份。

“他在‘横圆’（音——记者注）
金融贷了一笔款项，用来买笔记本
游戏电脑。”对方是一名女子。

“那个我知道，本金是 8999
（元）啊。”郑兴强说。

“原先多少钱我不知道，现在你

还欠2000多块钱……”女子接着告
诉郑兴强，他现在需要处理的是
2020.19元，这是两期的利息。

突然，郑兴强转移了话题，质问
道：“那你为什么跟他父亲打电话说
是 15000呢？”女子顿了一下，随即
也提高了声音：“是 10559，可能是
他听错了……”

“好，我知道了，拜拜。”郑兴强
打断了对方。电话，戛然而止。

四天后，郑兴强从青岛的一家
酒店跳了下去。短信记录了他给父

母的最后留言：“爸，妈，儿子对不起
你们，我真的撑不下去了。我发现
好多努力真没有结果，我心痛。别
给我收尸，太丢人。爸妈，来世做牛
做马报答你们。”

郑怀凯没有听儿子的，他来到
了青岛。等待他的除了儿子的尸
体，还有当地医院开具的死亡通知
书。不过，他也拿到了郑兴强的遗
物，除了那部手机以外，还有一些零
钱。

他数了数——38.5元。

这38.5元，“买断”了这位21岁
年轻人的发财梦。

郑兴强出生在河南南阳邓州裴
营乡。据郑怀凯说郑兴强还有一个
弟弟，一家四口总共5亩地，种的主
要是玉米和小麦。为了缓解家中的
经济压力，郑兴强从高中开始就利
用假期外出打工，一直到上大学。

然而，一切从 2015年 1月开始
发生了变化。

郑兴强曾以“慕尼黑之手”这个
昵称在网上发布自己迷上赌球的过

程。他称自己在2015年1月份在网
上接触足彩，刚开始自己能够小赢
一些，“觉得赚钱太容易了，慢慢就
加大投注……”。

最多一次，郑兴强曾经赢了
7000元，但并没有罢手，反而越陷
越深，最后他在“代理”的“引导”下
迷上了境外赌球。

他写道：“这一天，两个小时，我
200块钱变成了 2000……在那天之
后的三四天他一直带我赚钱。我把
赢的钱拿去消费、购物、大吃大喝，

什么都用好的。然而不会让我一直
赢，有一天我特别黑，输光了之前赢
的钱，我慌了，没钱就没法玩了
……”

“……这时候我想到了贷款，心
想这钱都能赢回来的，贷款也无可
厚非。套现花呗，然后在网贷平台贷
了一万多，说实话，这是我人生中第
一次搞这么多钱，虽然是贷款，心里
居然一点恐慌都没有，钱那时候看
来就是数字，一个越来越大的数
字。”

郑兴强通过网上借贷平台贷款
的时候，郑怀凯则不断地接到陌生
人的电话。对方通常自称是学校

“老师”或者“学生”，学校要搞一些
实践活动，需要核实一下郑兴强家
人身份。郑怀凯没有多想，告诉了
对方自己身份。

但是，到了2015年的2月份，郑
怀凯知道了这些电话的真实意图。

这个月他和妻子在家里“意外”
地看到了归来的儿子，也知道孩子

赌球借贷的事情。“这些电话就是借
贷公司打来的，他们其实只是核实
孩子留的电话是不是我们的，根本
不会问我们同意不同意贷款啥的。”
郑怀凯说。

这个 46岁的中年人说听到儿
子欠了那么多钱，“有十几万，她妈
本来就有病，当时一下就晕过去
了。”郑怀凯称家里管孩子的姨和两
个舅舅共借了三四万元，加上家里
的积蓄，偿还了这些钱。

2015年的这个 5月，郑怀凯知
道了自己的大儿子居然会赌球，“咱
是农民，不知道它这个新生事物。”

也是这个 5月，郑兴强支付宝
账本里记录他的总支出是173668.5
元 ，相 比 上 个 月 支 出 增 加 了
1152.30%。

同样还是这个 5月，郑兴强拿
到了自己的奖状，他被评为2014年
度河南牧业经济学院“优秀共青团
员”。

奖状，印证着郑兴强曾经的优
秀，也正是这种优秀让他获得了同
学的信任。“他是班长，平常各方面
都很照顾我们，我们都挺相信他
的。”一位同学说。然而，信任，沦为
了郑兴强利用的工具。

“他说让我们帮忙给他刷个
单。”一位同学说郑兴强对大家说自
己给学生网贷公司打工，需要拉客
户，于是管同学索要了身份证号和
学生证号，“他说只是刷客户，不会
真的借钱的。”

实际上，这些学生网上借贷平

台需要的不仅是学生身份证、学生
证，还有学信号。“他是班长，所以本
来就掌握着我们的学信号。”几位同
学的说法如出一辙。

这种事情陆续发生在 2015年
的下半年，当时并没有同学意识到
自己可能会由此被担负上贷款，直
到他们同样也像郑兴强那样收到了
催款短信。据同学介绍，那些贷款
的利息很高，他们其中有人“贷”了
8000元，但是两个月，连本带利就
变成了12000元。

“大家都慌了，就都去问班长怎

么回事。”在同学的不断追问下，郑
兴强在 2016年的 1月份开了一个

“班会”，告诉了大家实情，并且给每
个人都写下了“欠条”。

据同学介绍共有28名学生，这
包括郑的同班同学和同宿舍但不同
班的同学，被卷入到了这场“借贷”
风波之中。而该校的相关人员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郑兴强所涉及
的欠款金额初步统计为58万元。

“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开‘班
会’的时候已经办退学手续了，但是
学校还没批。”同学说。

“……告诉大家我现在的
处境，负债30万，每天都有人找
我要钱，家里亲戚对我失望透
顶，不愿管我。很多次想过死 ，
很多次想过走偏门，卖肾还债
……”2016年 1月 23日，郑兴强
在网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如果仔细阅读郑兴强这连
夜写下的“回忆录”，人们不难
感受到他内心的悔恨，但是只
有阅读了他发布的手机短信截
图，人们才会了解他内心的恐
惧。

其中一条短信的内容是这
样的：“咻咻贷这钱你是不打算
还了是吧。花着别人的钱就这
么心安理得？诚信不要了是吧？
你的通讯录我已经拿到了。明
天上午就开始联系你周边人，
如有打扰请谅解。”

而郑怀凯转述儿子同学的
话说，曾经有催款人闯进了学

生宿舍，把郑兴强带走后，暴打
了一顿。

“20岁的放纵毁了前 20年
的一切，已经退学，无家可归，
我妈再也不想看见我，我舅对
我说愿滚哪儿就滚哪儿去吧，
我爸说自生自灭吧。”郑兴强在
1月24日的网帖中这样写道。

对于儿子的话，郑怀凯曾
对媒体说家里人并没有真的不
管他，只是为了让他戒除赌博，
控制了他的生活费，从逐步减
少到不再给钱。

“我也没跑路，手机号没
换，自己的犯的错，总要去面
对，就算债主要我的命……帖
子到此为止吧，不更新了，昨晚
工作了 12个小时，然后早上就
要赶去龙湖干活，工资不高，赚
钱不易。”郑兴强最后写道，“赌
徒都不值得同情，这条路只有
靠自己。”

“他终于离开这个世界
了。”这是几名同学在听到郑死
亡的消息以后，发出来的感慨，
同时脸上露出了一种不可言状
的神情。

“你们为什么用‘终于’，是
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吗？”我
问。

“不是不是。”这几位同学
连忙解释着，“其实，我们不知
道应该怎么形容我们现在的感
受，惋惜、悲伤、感慨……最后
只能说是‘复杂’，因为他已经
自杀过好几次了。”

郑兴强的第一次自杀是在
2015的 1月份。当时他一个人
跑到了学校附近的一处湖岸
边。“后来他们宿舍的男生找到
了他，把他劝了回来。”一位同
学说，“他显得特别伤心和后
悔，觉得对不起我们。我们心

里也很难受，毕竟他曾经对我
们都挺好的。”

后来，郑兴强又有过几次
自杀，例如在高速路上等着汽
车撞。

“好像他每次自杀，都会跟
我们说，我们就劝他，跟他说你
要是真没钱还，我们也不着急，
慢慢来。大不了，先让家里人
给还上。”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当今
年正月十五刚刚过去，远在新
乡，郑兴强又一次自杀了，这
次，他距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

“那是发生在正月十六。”
郑怀凯说孩子在新乡的一家旅
社里试图吃安眠药自尽，结果
被旅社的女老板发现，给送到
了新乡铁路医院。而新乡警方
通知了学校，随后学校通知了
家里。

被利用的信任

家里接到“老师”的电话

赌球的诱惑与网上借贷

录下的催债电话

“每天都有人找我要钱”

多次出现的自杀念头

■余波

他的同学 他的“欠债”

郑怀凯手机依然能够收到催款短信。


